我们告诉未来

第七集   艰难岁月

1999年10月28日，在北京郊外一家賓館的這間會議室裡，一個由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主持召開的新聞發布會正在秘密舉行。在座的是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紐約時報》等西方主要媒體的駐京記者。他們是在當天接到通知後，被輾轉帶到這個地方的。
（程女士，美国法轮功学员） “99年10月份的時候，那時候有消息說呢，人大要開會要把法輪功定為‘邪教’，所以學員的這個心情呢就是非常的沉重。這個時候，很多的學員聚集到北京，大家就覺得我們要把這個消息就是讓外界知道。”
（1999年10月28日，北京新闻发布会）“看一下，就是銬著，這樣銬，這手在這兒，這樣。銬上以後，把你壓到地下。”
（程女士，美国法轮功学员）“參加記者招待會的30個學員裡頭，有脫下軍裝的警察；也有非常樸素的農民，帶著自己的孩子，孩子沒有辦法上學了；然後有的是上訪過十幾次、二十幾次的。他們知道有多危險，在中國做這樣的事情，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等來的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記者。但是沒有一個人慌張，大家都非常的鎮靜。這個時候記者來了。”
當天晚上，美聯社和路透社向全世界發布了消息。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新聞發布會的照片。這是國際社會第一次有機會了解這場在中國發生的迫害，和這個正在遭受迫害的修煉群體。
對這些率先走出來說明真相的弟子們來說，在成功的背後，是一次永生難忘的艱難歷程。對當時的法輪功學員來說，這次艱難的歷程彷彿也是一個特別的象徵。
在最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很多學員們認為政府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對法輪功還不了解。為此不少人給江澤民和中央領導寫信，講述自己親身受益的情況。更多的學員則親自到北京上訪。
當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地方安身。北京的許多旅館 客棧的大門口都掛著這樣的牌子。對市民們來說，法輪功是一個敏感而又危險的話題。
這部由澳大利亞電視台拍攝的專題報導，記錄了學員們當時的艱難和困苦。“我們有的住在外邊，就是馬路上，有的住在旅店，有的呢，住在就是說更髒的地方都有，什麼地方都有，馬路上、地下通道裡。”
（孙女士，美国法轮功学员）“然後我就跟她，終於就到了大法弟子待的那地方。那地方實際上就是還沒有蓋好的房子，只是窗戶有，但是所有的加熱設備，所有的那個供暖設備都沒有。這個屋，爐子什麼的都沒有。然后我一進屋的時候就是那種，普通的，大概一室一廳。然后外屋地上鋪著席子，牆角整整齊齊地疊著被子，就是男的大法弟子住外屋，裡面一樣 是女的大法弟子住裡屋。然后一進門那個地上就是那個報紙，有一個很大的報紙，上面就放著乾饅頭。還有那種就是我都好久都沒見過的，小的時候才吃過的那種大鹹菜，放在那兒。後來我知道他們就是說，生活的標準降到最低最低。因為好多人就是流離失所，就是沒有錢了，或者是別的大法弟子接濟的一點點錢，或者是他自己帶出來的所有的積蓄吧，所以他們就想把它用在正處。真正的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就是到天安門 或者到信訪辦去。”
“上訪”也被稱作“信訪”。憲法中規定了中國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有控告、申訴、舉報的權利。80年代初，各級信訪機構逐步完善了各項條例。明確規定信訪機構的職責是代表政府受理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接受群眾監督和維護來信、來訪人的合法權益。但是1999年7月以後，當學員們來到北京上訪的時候，他們見到的卻是這樣的情景。
（陈先生，原中央乐团大提琴演奏家）“中央的兩個上訪的辦公室，它都在一起的。國務院的和中共中央的，這兩個都在一起的。但是它們後來不在府佑街了，搬到南邊的河邊去了。然後在那個胡同口，好幾十、一百多這樣的便衣，也就是各地的公安派來的。一過去一看，全是公安警察，都是公安局等於接管了一樣。一下就等於把我們關在看守所了，關了我們一個月。”
這個時候，在中央610辦公室的策動和壓力下，各省、市、縣，甚至街道委員會都設立了由專人負責的610分支機搆。他們被授權超越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門的管轄範圍，直接聽命於中央。8月，各地都接到了不允許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否則當地領導將負全部責任的所謂“死命令”。一場波及全國的大規模殘酷迫害 開始了。
在北京，房山區城關鎮政府將52名上訪學員強行送進周口店精神病院。在吉林長春，曾經手為李洪志先生更正出生日期的戶籍警察，因為向海外媒體證實李先生的出生日期，被長春市公安局辭退。遼寧省的一個煤礦公司在職工工資晉升條件中規定，參加法輪功練習者，經教育不悔改的不在晉級之列。在山東，濰坊市的一個村委會，不但把上訪學員的私人房屋搶劫一空，還把他們開的理髮店也堵了起來。兩位四川山區的民辦教師，因為赴京上訪，被遣返後立即遭到拘捕，並處以4萬元罰款，他們所在學校因未能防止職工赴京上訪，被取消政府發給的3萬元獎金。
更多的學員遭到了殘酷的毆打和虐待。1999年10月10日，從山東招遠傳來凶訊，一位名叫趙金華的42歲婦女，在去地裡幹活時，被招遠市張星鎮派出所抓走。因為拒絕放棄修煉法輪功，在經過10天警棍、膠皮棒和手搖電話機過電的折磨之後，趙金華於10月7日去世。這是鎮壓開始後傳出的第一個迫害致死案例。
聽到這個消息，海外的學員們坐不住了。
（袁峰，时为法轮功发言人）“當時學員就非常非常的著急，想怎麼能夠幫助國內的學員呢？就想，我們要去聯合國總部。所以呢，很多學員從美國各個地方就到了紐約來。”
（集会现场发言）“採取了極端壓制的行為。如果事件繼續惡化，可以想像發生任何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袁峰，时为法轮功发言人）“當時大家也並不知道怎麼做，想就是開開記者招待會呀，甚至於有學員想，我們是不是要絕食啊？或者有些行動真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大家也是一個摸索的過程。當時我就記得，有這麼一個聯合國工作人員就問我們說：‘你知道安南的工資是誰發的嗎？還不是中國政府嗎？你們說這些能有用嗎？’所以就是說，當然這可能說的比較過激，但是那時就是當時的這麼一種事實，沒有人能夠聽你的，或者真的能夠做些什麼。”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發展開始從東、西兩大陣營不同社會體制的對峙，演變成以經濟利益起主導作用的全球市場化。作為擁有十幾億人口巨大潛在市場的中國，其國際影響日益升高。
這是1999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公共電視台播出的中國新聞。此時，中央電視台已經可以通過衛星和當地有線電視網向公眾公開進行宣傳。與此同時，以所謂“揭批法輪功”為主題的討論會和記者會，也在中國駐各國的使領館主持下時常進行。
這一年9月，在新西蘭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期間，江澤民親自將一本詆毀法輪功的宣傳小冊子，贈送給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其他19個成員國的元首。10月25日，在法國接受《費加羅報》記者的書面採訪時，江澤民首次公開將法輪功定義為“邪教”。
按照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是沒有權力擅自做這樣的宣布的。對此《華盛頓郵報》在11月12日的報導中，引述來自中共內部的消息說：中央政治局並沒有一致同意對法輪功的鎮壓，給法輪功定性“邪教”是江澤民下達的命令，這是江的個人意志。
（刘宾雁，原人民日报特约记者）“這個事情應該說是江澤民這13年執政期間所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江澤民幹了這麼一件事，等於製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那麼法輪功的弟子究竟有幾千萬？現在說法不一，我們就說他有一千萬吧，那就把一千萬人都打成了敵人。除非你反悔，是不是，你改過自新，所謂的。”
（盖尔‧洛克琳， 时为法轮功发言人）“我當時去拜訪一位人權組織的創始人。他是一位70多歲的穩重紳士，正是我們期待見到的人。我跟他談了半個小時之後，他問：‘你們到底想要什麼？’我告訴他我們在一個聽證會上所遇到的不公正對待。他說：‘坦率的告訴你，我們在人權方面非常同情你們，因為那是我們的工作。但是就我個人來講，像我這樣的人，認為你們是一群‘kooks’。在美國‘kooks’一詞意謂著怪異不正常的人。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任何一個法輪功學員，但是他聽說了很多事情。最後他說；‘你們走吧，我沒什麼好說的了。’我從來也沒有就這樣被攆出一個人的辦公室。尤其令我震驚的是想到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權機構之一。”
面對著一個由個人意志操控、利用全部國家機器組成的龐大鎮壓勢力，許許多多的學員都表現出了正法修煉者在逆境中的狀態。從當時拍攝的這些畫面裡可以看出，此刻他們每一個人臉上都流露出祥和與堅定。
我們從鏡頭裡看到的這個人名叫王潺，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99年迫害一開始，王潺立即把法輪大法的真相材料寄給全國各省、市政府部門，引起強烈反響。他還寫信把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告訴江澤民，告誡它停止犯罪。卻被江澤民親自批示關押3個月。此後，王潺被迫離開單位，長期流離失所。即使是在那樣的逆境中，他仍舊堅定對真善忍的信仰。他曾對同修說：“無論怎麼迫害，我們照樣按照師父的要求去做，誰也動不了。”在此後3年的時間裡，他的足跡遍及全國十多個省市，開創了許多地區與《明慧網》的信息管道，讓無數海內外人士了解到國內迫害的真實情況。2002年8月21日下午，王潺在山東梁山縣汽車站被非法抓捕。7天後，在濟寧市看守所被毆打致死，年僅39歲。
在法輪大法的學員中，敢於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何止是一個王潺？1999年11月29日，在中央610辦公室舉辦的所謂“法輪功形式報告會”上透露，從7月20日以來，北京各級信訪部門沒有一天沒拘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已有3萬5千多名學員被關押。
就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們承受著巨大痛苦和壓力，逐漸改變著周圍的環境和人心的時候，海外的學員們也在抓緊一切機會，讓更多的人們了解迫害真相。1999年11月29日，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在美國舉行。來自世界135個會員國家的5千多名代表
和新聞人員雲集美國西北部城市西雅圖。在眾多情緒激動和喧鬧的抗議人群中，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平靜祥和的隊伍。與其他團體還有的一個不同是，他們全部是利用自己的假期，自費來參加這個活動的。
（聂太太，美国法轮功学员）“我們工作的話，每一年都有年假嘛，我們就省著那個假期。有的時候碰到那個耶誕節呀、感恩節呀，有些假期我們就合在一起。”
（聂先生，美国法轮功学员）“我們出去的時候是在當地如果有認識的人，就住在他們家裡頭，大家將就將就。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找一個便宜點的旅館，大家也是擠一擠。”
（迟先生，美国法轮功学员）“學員自己出的錢哪，在國內發資料啊。出國以後，我們去過加拿大，又去過歐洲瑞士、瑞典，美國國內去過很多城市，舊金山、洛杉磯、休士頓、芝加哥、波士頓等等地方。哪裡是需要講真相，我們就到哪裡去講。”
在當時，學員們的這些行動被一些人看成是“傻”， 是“雞蛋碰石頭”，甚至被一些人說成是“搞政治”、“鬧事”。但是，經歷過那段艱難歲月的人們都知道，如果沒有對真、善、忍的正信，如果不是真正的作為一個修煉的人，這些事情是做不出來的，也絕對堅持不下去的。
（袁峰，时为法轮功发言人）“當時我記得很清楚就是說，國內學員他們不管受到什麼樣的迫害，他們的聲音沒有辦法被聽到。我們在這裡說什麼，至少有人會聽到。不管他們作為一個生命他們打算要怎麼做，但是至少呢他們會聽到。那我有時候覺得我是個很害羞，有時候不願意在公眾場合露面的人，但是我有時候我覺得必須自己要去。因為我想，想想一億的在國內的學員，我為他們說話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的脊樑就硬起來了，就可以站出去講了。”
正是在修煉人堅韌不拔的付出和努力之下，形勢開始出現了轉機。1999年11月18日是個星期四，二天後是美國國會開始休會的日子。接下來的兩個月，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將離開華盛頓，回到各自的州縣。就在這天的下午，一項由新澤西州眾議員克裡斯‧史密斯起草，要求中國政府停止鎮壓法輪功的218號參眾兩院共同決議案，就在這裡被全體表決通過。學員們是在第二天得知這個消息的。
（盖尔‧洛克琳， 时为法轮功发言人）“我們剛開完一個新聞發布會，突然眾議員克裡斯‧史密斯進來了，抱著一大騾文件。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說：‘我想讓你們第一個知道，關於法輪功的決議案通過了。’每個人一下站了起來，我們互相看著有些不敢相信，感到就像是奇蹟發生了。”
根據美國聯邦法律，一項決議案由國會議員起草，經過徵集其他共同起草人，再交付相關的國會委員會討論。通過之後，才最終提交全體議員表決。按照通常的慣例，整個過程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決議案還有被否決的可能。然而 218號決議案從提出到通過，僅僅用了不到一個月，共同起草人有72位。學員們付出了怎樣的艱辛和代價，才創造了這樣的奇蹟。
當時的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這樣告訴我們。
（张尔平，时为法轮功发言人）“通常在國會裡頭要想跟議員見面，跟助手見面，按正常程序要事先預約，而且穿得都是西裝革履的。一般做遊說工作的人 都是大公司，或者是智囊團，或者就是一些利益集團。那麼在這個國會山裡頭一次看到了是由民間自願發起的，是一種群眾基層的老百姓，婦女、老年人和青年人、還有學生。所以他們（議員）的助手，我記得有一次跟我講，他說：‘我們從來也沒見過這樣遊說的群體。它不是為了賺錢，也不是為了一顆私心，而是為了遙遠的地球對面的無數的老百姓，為他們爭取人權，為他們爭取道義支持，而且呢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對國會來講也是從來沒見過的。”
218號參眾兩院共同決議案的全體通過，標誌著作為全體美國人民代表的國家立法機構對中國鎮壓法輪功的正式表態，在國際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在國際社會上引起更強烈反響的，是這時在天安門廣場爆發的特大新聞。這裡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的地方。20世紀以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廣場和中華民族一起經歷了百年滄桑。49年後，這裡成了政治和權力的象徵，也成了老百姓心目中表達意願的地方。
在新千年來臨的那段日子裡，古老的廣場每天都會見到這樣的情景。
在這些被警察和便衣當眾毆打但卻從不還手的人們中間，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教授，也有從未出過遠門的農村婦女，有收入百萬的公司經理，也有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年齡小的只有幾個月，年齡大的已是年過古稀。每一個有機會見到這種場面的人，都會在剎那間被震撼。
（郭女士，北京法轮功学员）“大家橫幅沒弄出來的吧，到派出所裡以後 ‘跨’一張，沖著天。搶啊搶啊，搶半天，這警察搶半天搶不走的。老實弟子什麼都不說，就拽著。‘法輪大法好’、‘ 還師父清白’。真的，他們怎麼打，怎麼打，就是不鬆手。最後實在不行弄走一個，‘跨’弟子又拽出一個來。就是在天安門沒拽出來的，在警察那個院裡頭，那叫壯觀，那弟子們真叫齊心。反正就是說不是一個兩個，就這橫幅就拉 沖天上。”
這位郭女士談到的學員對著天打開橫幅的細節，不經意間讓我們看到了這些修煉者真正的內心世界。那就是法輪功學員沒有把這場鎮壓看作是僅僅發生在人間、一個政府對普通百姓的迫害。事實上，他們把這看作是宇宙中正義與邪惡之戰。這正是大法弟子為此能付出生命的動力所在。
（贺宾，时事评论员）“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政府和人民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人民不是屈服就是暴力的反抗。而法輪功學員在面對這場嚴酷的迫害時，他們既沒有屈服也沒有使用暴力的手段，而是始終如一的、堅定的、用和平的方式來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這證明李洪志先生的真善忍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真正從本質上改變了這些修煉的人，而且是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使他們再改變的了。”
後來，一位中國網民聽說了法輪功學員的故事之後，在互聯網的論壇上寫下了這樣的字句：“經過50年的高壓，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已經成了我們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違心’的表態，我們‘違心’的撒謊，‘違心’的請客送禮，‘違心’的行賄受賄。但是，從這些法輪功學員身上，我看到了中國人心中還存有的良心，看到了中國人心中還保留著的骨氣，看到了我們這些被強權和暴力壓斷了脊樑骨的中國人能夠重新站起來，有尊嚴的活著的希望。”
那是一段新舊世紀交替的歲月，也是一段正邪勢力激烈較量的歲月。1月19日，《明慧網》首頁刊登了李洪志先生在1999年7月離開紐約後，在山中靜觀學員與世人的照片。與此同時，江澤民和羅幹就“法輪功問題”在北京進行了一次祕密談話。江澤民說：“對他們要狠點，特別是上訪、發真相什麼的，抓住就打，往死裡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窮）、肉體上消滅”,“一般不發紅頭文件，只密碼電傳或口頭傳達,不署名，一概說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嘛。”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我想他最初這麼做（決定鎮壓）的時候，肯定是想得比較簡單。以為只要這麼整一整，抓幾個人，這事情就散了，就完了，樹倒糊孫散嘛。但是他沒想到法輪功的抵抗是這麼頑強，所以他就是騎虎難下，就採取一些更惡劣的鎮壓辦法，所以他這個事情就越走越遠。而整個法輪功的抵抗又如此之頑強，而且採取這麼平和的方式，所以就使他在鎮壓上，就把他那種殘酷就更是暴露得淋漓盡致。”
2000年初，羅幹帶著江澤民的密令，開始到全國各地口頭傳達。江澤民本人也在2月親自到所謂“鎮壓不利”的廣東等地區檢查工作。與此同時，由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共同舉辦的各種所謂“教育轉化學習班”，也相繼在各地的教養院、精神病院 或養老院成立。拘留所、看守所和勞教所也都接到了限期轉化學員的命令。
“腳後跟抬起，這裡放圖釘。”一位原中國大陸學員向我們演示了她在看守所因拒絕轉化而遭受的體罰。“手這樣端平，手上掛東西，或者鞋，或者一些重物，讓你累得慌。這個耳朵還要掛東西，腦袋還頂著東西。就這樣，你要是一不穩的時候，一哆嗦的時候，他就用電棍打你。”
2000年1月17日，暨南大學生物講師高獻民，在廣州市天河區拘留所因被強迫灌濃鹽水窒息死亡。2月21日，退休工人陳子秀在山東濰坊城關街辦事處被毆打致死。3月25日，銀行職工張正剛在江蘇淮安看守所被毆打致死。根據當時傳出的消息統計，僅在2000年3月，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全國有4萬多人被拘留，5千多人被勞教，上百人被判刑。到這一年年底，經詳細核實的就有121位學員被迫害致死。
即使在那樣殘酷的迫害面前，法輪功學員們依舊堅守著真、善、忍的原則，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改變著人心。
（陈刚，北京法轮功学员，曾被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那我還有一個朋友，他也是被關到勞教所裡去了。有一次，警察就是為了迫使他放棄信仰：‘你還不轉化，不轉化那你等著吧。’結果有一天把他一個人弄到一個房間裡面去，大概10個警察 圍著他，把他的衣服扒光，潑上水，然後用大概就是10多根電棍，充足了電去電他。你說那個電棍，一根電棍電在身上，就不說電在身上了，就對一般的犯人 ，啪啪啪一響，一看那藍光，因為它那個是放電的嘛。一看那光，一般的犯人都求饒了，算了算了算了，我錯了我錯了，就趕緊就投降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在最痛苦的時候，他還大聲的講法輪大法好、真善忍，背誦李洪志老師寫的那個學員叫做經文，‘大覺不畏苦，意志金剛鑄。生死無執著，坦蕩正法路。’大聲的背，全樓道的人都聽見了。簡直是，當時所有的人都被震撼，包括那些警察。到最後所有電棍沒電了，警察也服了。”
拋家捨命擎天柱，
仰空長笑金剛尊。
天地失色神鬼泣，
萬眾屹立真善忍。
—— 大法學員

2000年3月，來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輪功學員匯聚在瑞士首都日內瓦，向前來參加第56屆聯合國人權大會的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呼籲幫助制止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人權迫害。會議開幕第一天的3月20日，法輪功學員在國際新聞記者俱樂部召開記者會，中國《新華社》也派記者前往。這是學員們第一次與中國政府官員面對面的同時在世界媒體面前出現。
（张尔平，时为法轮功发言人）“當時中共派了幾個記者到會場上來破壞。他們不但不問問題，而且用法語， 我們反正也聽不懂，因為我們當時都是用英文來講的。當時這個記者很可笑，因為我們想把這個迫害情況講出來，真相講出來，他們不讓講，這恰恰說明他們害怕真相讓國際社會知道。那麼很多這個國際媒體呢，對這個事情非常感興趣。所以呢不但把這件事報導出去了，而且在日內瓦的這個當地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新聞報紙上，他們還登了這個照片，而且講到中國政府的這個記者啊是自編自演，就是出了很大的一個醜。”
在為期一個月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上，學員們走訪了所有成員國在日內瓦的聯絡機構，3次在大會上發言，並舉辦了2次記者會和1次聽證會。
這個時候，中國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的和平抗議活動還在每天不斷地進行著。從現場收錄的旁觀群眾的議論來看，這場持續了整整9個月的暴力鎮壓已經越來越遭到有正義感的群眾的譴責。
5月4日，歐、亞、澳和北美等洲的17個法輪佛學會聯合發表公告，決定將五月十三日訂為“世界法輪大法日”。
這是新千年的第一個春天。法輪功學員在面對最嚴重的迫害中所表現出的堅定和信念，永遠的濃縮在了這一刻。9天後，《明慧網》首頁刊登了李洪志先生自鎮壓後發表的第一篇經文《心自明》。隨後，又接連發表了《走向圓滿》、《預言參考》、《理性》等一系列指導學員修煉與正法的文章。形勢的快速變化使學員們意識到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困難在漸漸消退，大法弟子的正法之路和修煉故事卻留了下來，留在了宇宙歷史抹不去的記憶之中。今天的《明慧網》已經成為世界了解迫害真相的窗口，可是這裡的工作人員不會忘記那些默默開創、維護和擴大網站信息渠道的中國學員們。今天的各國政府已經知道了法輪功的和平與理性，可是他們的值勤警察不會忘記那些風雨無阻、每天出現在中國使領館前白髮蒼蒼的身影。今天的法輪功真相資料正在傳遍中國大地，可是參與製作的學員們不會忘記那些無償的資助和奉獻。
2000年10月21日，美國西部地區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在舊金山舉行。1999年7月，就是在前往舊金山參加法會的路途上，李洪志先生聽到了鎮壓的消息，中途取消了那次行程。此刻，參加會議的學員們沒有想到，他們有幸見證了這段被中止了整整15個月的行程的最終延續。
“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尊敬的李洪志老師。”
（孟女士，美国法轮功学员）“當時（師父）出來以後，那就是一種久別重逢的感覺，不是能夠用語言一下子能表達出來的。當時我記得就是全場起立，長時間地鼓掌。真的是非常的高興，非常的難得啊。而且師父出來一講，一開口，我們覺得師父，雖然這段時間，最艱難的時候沒辦法跟師父在一起，但是師父 完全完全了解我們在做什麼、在想什麼。”
[bookmark: _GoBack]（李洪志先生，在2000年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久違了！”“大家已經知道，當時那真是鋪天蓋地的邪惡勢力，相當大，這些東西已經被銷毀掉了。（鼓掌）只剩下邪惡的人在表演了，而且所有有正念的人，不是指我們學員，所有有正念的常人都在起來反對這件事情。是因為過去的邪惡抑制了人，這個邪惡清除掉之後，人們都清醒了，在從新審定這一切，看待這一切。謊言、假相都將被一個個的揭穿。（鼓掌）”
歷經魔難，久別重逢。李洪志先生的再次出現和講法，使學員們意識到他們的修煉與正法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敬請收看“我們告訴未來” 第八集：真相與人心。

